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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劑
1979年8月3日，賀沃．彼特曼(Howard Pittman)，一位在浸信會35年的牧師，於手術台上接受外科手術期間，死了並且有一場瀕臨死亡的經歷。天使們讓他看第二層天和第三層天之後，他甚至被帶到神的寶座前，從神那裡，他被交付一個要向世界分享的信息。以下就是一篇從他的小冊子「安慰劑」書中的摘錄，那小冊子有文件證明他奇異的瀕死經歷，你可以在一家漢米敦湖聖經營書房(the Lake Hamilton Bible Camp store) 購買到他的有聲錄音帶和小冊子。

前言
韋伯斯特字典(Webster’s Dictionary)給「安慰劑(placebo)」這個字下定義為「給病人在心理上的安慰作用多過於對他實際病症之療效所下的一種藥方，或者是某種偏向哄慰的東西。」醫生告訴我們，如果我們知道所被用來治療我們的藥物不過是一種安慰劑的話，那麼它就不能產生效用了。在我們的心思裏，我們必須要以為說，這是一種具有實際治病成分的藥物，如果病人相信這個，那麼這種治療法在許多病症案件上是已經為眾所周知能產生奇效的，不然的話病人也不會被這樣地治療。事實上，安慰劑的藥物治療一點都不關乎物質的本身，而是在乎這藥劑在病人的想法裏它是真的。為了使這種治療方法能產生作用，醫生一定要使病人信服這藥物的功效。

我的朋友，我向你宣告，這正是今日大部份「嘴巴上宣稱的」基督徒所使用的治療法，而施與這

種藥物治療的醫生就是撒但他自己。他給與那「病人」一種包裹糖衣的宗教，一種膚淺的經驗，

並且將僅含部分真理的話悄聲低語入他耳中，然後他告訴那病人說，它是真的，而且它就是那病人的一切所需。那「病人」已經將撒但所言的信以為真，相信這個，所以他繼續嬉笑的對全部的人聲稱，他已經重生，他的得救是真的，而這個經歷就是他的一切所需。撒但醫生會允許他的「病人」持續到教會去，也會允許他參與任何的教會活動，像是唱歌、帶領禱告、教兒童主日學，甚至講道。他會允許那「病人」做各種各樣與他「嘴巴上宣稱的」宗教有關的陳述，甚至連耶穌的大能也允許他講。是的，他會允許那「病人」去做一切和說一切，除了一項例外，那例外就是那個「病人」將不被允許去活出由他口中所告白的生命。

第五章：預備  

在1978那年，我從紐奧良警察局退休了，並且和我的家人一起搬到一處位於密西西比州，有六十一英畝地的農場。剛好在1979年8月7號預定選舉日的前幾天，我突然被一場嚴重且不祥的疾病所纏住。在那悲劇之前的夜晚，我一如往常般地上床就寢…，次日早晨醒來，我感到些微地作嘔，所以略過早餐，我的太太問我是否不吃了，我回答說我不得不趕緊去赴約，一些我希望他們會用貢獻捐助支持我競選警長的鄉親們與我有約，我並未察覺在那一天，神也已經與我定了一個約會。讓我提醒您，聖經上說，人將會死是已命定的，沒有預警地，我的命定來到了。像一道閃電般地，在我體腔內的主要大動脈破裂了，引起極嚴重且突然的失血…，因此在半夜時他們把我送進加護病房，然後在接著的早上六點鐘時，我又再度失去生命徵象。那主任醫生出了加護病房告訴我的妻子說：「它是某樣別的。」他們送我進外科手術房，在那裡他們又花了另外的七個小時在我身上。

〔為了篇幅簡潔之故，一大部分彼特曼描述他在急診室的經歷，在此就不轉述，全文請讀他的書。〕

當醫生們正在我身上動手術時的那段期間的某個時候，我甦醒過來並且領悟到我就要死了…，知道唯有神可以把我的生命還給我，也唯有神可以改變這個命定的死亡，我做了一個不可思議的禱求，我的禱告是求神允准我出現在祂的寶座前，並且請求神延長我肉體的生命。於任何的時間和地點，這樣的禱告總是不尋常的，然而，這一切都是為神所計劃，最終效力於祂的旨意，藉由聖靈，要做這樣子禱告的想法慢慢輸入我心裏。
第七章：盛大的旅遊

接下來所發生的事很令人難以置信，一些人發現要相信它很難。讓我說明，一開始時我就知道在

夢、異象和真實經歷之間的不同，也讓我指出，若是你不相信撒但和魔鬼是真實存在的個體，那麼你真是大大地損害了你自己和神的國度，如果你不相信他是真的，那麼你不能瞭解或甚至不能

抵擋你的敵人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事了。

在我抗拒撒但的當刻，他就離開我逃走了。天使們此時在場，他們將我的靈魂從我的身體帶走，

當撒但誘惑我時這些天使一直在場，雖然我那時並不知道這個，因為我仍在肉身之中。那些天使

並未嘗試幫助我，直到我用我的自由意志抵擋撒但，那時我唯一的幫助是從聖靈而來，祂超自然的啟示我，所聽見的聲音是屬於撒但而不是來自神的，至於是否要聽從那聲音則是我的選擇。
當那些天使將我的靈魂從我的身體舉起時，他們立刻帶我到第二層天。我們沒有必要為了進入第二層天而離開那個病房，就在那個我身體所在的同一室內，僅藉由通過一面空間次元的牆，我們進入了那裡，它是一面肉體無法通過而唯有靈才可以通過的牆。

讀者你若要了解這是怎麼回事，你必須明白靈魂如何從身體分離，為要知道這是怎麼運作的，我們必須認識我們自己是如何被造的。聖經陳述，我們人類被造是照著神的形象，要理解這個，我們一定得知道神的所是，聖經聲明，神有三樣永不改變的事情：第一，神是個靈；第二，神是不可見的；第三，神是永恆不朽的。如果我們被造是有神的形象，那麼我們是個靈，我們是不可見的，並且我們是永恆不朽的。因此，當我們照鏡子時，我們看不到我們的真我，我們只有看見那個身體，或是說那個我們所居住的瓦器。既然我們被造都是按著神的形象，那麼若沒有我們這地上的、物質的身體，我們都會是彼此的翻版，所以，我們被給與一個魂，來分別彼此，使我們成為個體。

在這世界上的動物也有一個魂，它們的魂和我們的魂，唯一不同的是，我們的魂是屬於靈的，但它們的魂是屬於肉體的。當它們的肉體死亡時，它們的魂也跟著消滅。當我們的身體死亡時，那魂留下與靈在一起，當那靈從我的身體被舉起時，我的魂與之一道去。我認為最簡單之識別魂的方法，可以說，魂就是一個人的性格。在我離開身體的一整段時間，我的個人是仍然存在的，那就是，我保有我的性格，我保有全部我的機能，事實上，它們被大大地加強了。

我們穿過那面空間次元的牆進入到第二層天時，我發覺我自己處身在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遠遠地不同於任何我曾想像過的事物。這個世界是一個被有如海沙那樣大量的靈體所佔據的地方，這些靈體是邪靈〔魔鬼〕，或是墮落的天使，並且他們穿戴成千上萬不同的形狀和樣式。即使那些長得相類似形狀和樣式的，藉由多變化的色彩，使他們顯得大不相同。許許多多的邪靈穿上人的樣式或形狀，而很多是穿上類似我們現今世界所熟悉的動物的樣式，其他的所穿上的樣式和形狀則太醜陋恐怖到不能想像，有一些的外形非常病態和令人厭惡，到一個地步，我幾乎要嘔吐。
當我一抵達進入第二層天的時候，我馬上曉得，我必須要往哪個方向，才能到達神所在的第三層天，我不知道我是怎麼曉得那個的，但我就是曉得。我同時知道，如果我要使我的禱告蒙應允的話，我將一定得要出現在第三層天的父神面前。我意識到，我於聖靈的保護之下，正旅行在靈界裡，而且那些護送我的天使，也同樣是在聖靈的保護之下四處行動。天使需要聖靈的保護，讀者你似乎要以為怪，但請記得我們所在的地方，是第二層天。第二層天是撒但目前有他的寶座設立之地，撒但還未在地獄，雖然地獄是他最終的命運。

在那世界全部的靈，都察覺到我們的存在，也意識到聖靈的保護在我們之上。至於為何那樣的保護是必需的，給你一個概念，讓我提出一處聖經引證，撒但的能力在第二層天展現。但以理書第十章講述，神差派祂的一位天使去傳遞一個信息給但以理，因為那信息是那麼地重要，撒但絕不想要它被送達。從神差派出去，在第三層天的天使，為了要聯繫上但以理，他不經過第二層天不行。撒但派出其中一位他的魔君，或說是他的魔君長，去攔阻那天使。那天使非得與之爭戰，但是無法獨自完成，他不得不呼求援軍。神必須派遣他的其中一位大君，或說是那天使長，去幫助那信差，而甚至這樣，也要費上二十一天。那天使傳遞完信息後，他提醒但以理，以他天使的身分，他還必須經由第二層天的爭戰才能回去。

當我們在那個世界各處走動時，我感到極大的失望，因為我的護送者並沒有帶我往第三層天，神所在之地的方向而去。反倒，我們卻往對面的方向前進，當我們在那個世界，從這一地到那一地移動時，我認識到許多有關邪靈的事情。   我在靈界的行事不同於我們在自然界的行事，例如，我們並不用口與耳來溝通，但確切地說，我們以思想相通。它像是發射我們的言詞在思維的浪潮上，而以相同的方式接收回答。儘管我仍可以獨自思想而不發射出去，但我發現，這樣子實在無益，因為那些天使能讀我的心思。
在那個世界，我可以聽見不同的聲音，但不是以我的耳來聽，我用我的心來聽，可是我仍然能夠「聽見」那些聲音。當我們旅行時，我們通常以我所稱「思想的速度」來旅行，當我們以「思想的速度」旅行時，並沒有動作的感覺。天使會說我們要去哪裡，而我們就在哪裡。有些別的時候，當我們真不以那樣的方式旅行時，我就非常察覺到旅行時的動作。當我意識得到動作的那些時候的其中一次，是當他們帶我回到自然界，並且容許我看邪靈在這裡的工作時，我們在此四處移動，有點像是飄浮在雲上，然而，我還是有動作的感覺。
別把邪靈搞錯了，因為他們可是非常真實的。聖經講述有關邪靈的事多過於講述天使的，路加福音10:18指出，邪靈是邪惡的。馬可福音5:8-9表明，他們是如何的為數眾多，而馬太福音顯示，他們是不潔淨的。馬太福音12:21-30聲明，他們是在撒但的指揮之下，而馬太福音8:28顯明，他們可以附在人身上。

在邪靈的世界裡，是有能力之分別的，很像是一種軍隊結構的系統，以等級和順序來控制。某些邪靈有君王的封號，那經常是掌管封邑的邪靈。封邑是一方領土，一個區域，一塊地方，或是那大到像一個國家一樣，小到像一個人一樣的團體。當撒但分派一件差事給一位魔君，那魔君就被給與權力，以撒但之名行動，而且運用任何必需或他可及的手段，來達成他的任務。

當我們出發第二層天的旅行時，天使們開始給我看邪靈的不同類型。每一個被顯給我看的邪靈，他的外表象徵著他的專門領域，而且我很快發現，在整個邪靈的世界裡，沒有那種「一般開業者」

的事，他們就只有一個他們做得非常在行的專業領域。

第八章：邪靈
當每一類型的邪靈被指出給我，我迅速地發現一種社會順序，或是階級，存在於他們中間。那些在順序之頂端的，顯出有類似人的樣式。當我們從順序或階級往下移，我見到邪靈的形狀或樣式看起來像半獸或半人。我見到邪靈穿著類似我們在這現今世界所知的動物的樣式，我又見邪靈穿著的樣式和形狀，那麼令人感到厭惡地病態，以致於你無法想像他們。
在那順序之最頂端的是爭戰的邪靈，他們是撒但之「莊稼」的「奶油」。他們在第二層天到處遊走，

甚至在他的面前和在自然界任意而行。他們總是成群同行，從不落單。無論他們往何處去，其他所有的邪靈都讓開他們的路。這些爭戰的邪靈，以人的樣式被顯露給我。除了他們是巨人外，他們看起來像人類，看來約有八英尺高，他們是粗壯和相當可觀的被建造，有點像是巨大的運動員。全部爭戰的邪靈都被塗上青銅色，他們是巨大的青銅色戰士，其他所有的邪靈似乎都受他們的支配。

第二種最強有力之類型的邪靈也是以人的樣式揭露給我，而這些邪靈看起來像普通人。所有那些擁有這方領域之專業的，似乎都聚集一起在這指揮的第二順位。在這個群體的首領，是那貪婪的邪靈，而被控制在這同一群體裡的，是仇恨的、情慾的、紛爭的、和一些其他的邪靈。
第三種最強有力和群體類型的邪靈，是以混雜的外形和樣式顯露給我。某一些有人類的樣式，而同時其他的則有半人半獸的樣式，其餘的穿上像是動物的樣式。這些邪靈擁有的技能是在黑暗詭術方面，像是巫術和其他相關的領域。在這個群體中間的還有恐懼的邪靈，和自我毀滅的邪靈，

那些邪靈不但熟練於模仿死去之人的靈〔交鬼〕，而且他們也擅長於向這個自然界以鬼魂的樣子展現自己。
當我們往下來到第四種群體或順序時，全部這個階級的邪靈，以除了人以外的樣式被顯露。某些具有像是已知名動物的樣式，然而其他的則有不知名的樣式。在這個群體中的是謀殺的、殘暴的、虐待狂的、和其他有關大屠殺的邪靈。

當我們甚至更往下到這指揮系統之順序的底層，所有的邪靈都被揭露出恐怖和病態的樣式。有些

是那麼地令人感到厭惡，以致於他們的外表令人作嘔。他們是多麼地被他們的同夥所鄙視，所以他們總似乎是將他們自己潛伏起來，在第二層天時，甚至當在這個自然界時也如此，除非是與他們的職務有利害關係，他們絕不與其他的邪靈來往。

還有另一個邪靈的群體，是我能看，但卻想不起多少他們的能力。它是特意地被拿走，因為我不被容許去認識或保留太多有關他們的記憶。我甚至不知道他們的階級順序在哪裡，而他們的樣式也沒顯給我，我不確定他們整個專業的領域，不過，我隱約地察覺到，他們的強大力量攀附人體。彷彿這個神秘的邪靈群體，不同運作於其他所有的邪靈，他們唯有在特殊個案和情況時被利用，這個我真的不清楚明白。如我所述的，我並不被准許去保留太多有關這個獨特的邪靈群體在我的記憶裏。我只被允許去保留那部份，此乃我正向你報告的，而這個，它的本身，是非常模糊的。

我同時也察覺到，這些獨特的邪靈群體，比起任何其他的更難應付。看來是，他們巨大的力量是

建立於他們保持匿名在人類中間運作的能耐上。在這個群體之中，是能夠以癲癇的表現形式在人裏面彰顯他自己的那一個。我不確定，但我似乎想起，某些在其他群體的其他的邪靈，也是具有這模仿癲癇的能力。本質上，我真的不知道是否癲癇是邪靈引起的，但我真的非常鮮明地想起，他們可以在人類當中模仿這種疾病。

在這個第二層天旅行期間的某一時候，我觀看邪靈在他們自己所屬的群體之中，而我經歷到一種極糟糕的感覺。它是一種不可抗力的、壓迫的、且病態的感覺。在我進入第二層天之後，這種感覺短暫地臨到我，而我納悶是什麼招致它的。就是在這個時候，我認識到天使能夠讀我的心思，

因為我的護衛天使對我說：「那個你正納悶的感覺，是因在這個世界裡沒有愛的那事實引起的。」

那天使是對我說，在這個第二層天，連一丁點的愛都沒有。哇！你可以想像那些全體的邪靈服侍一位他們所不愛的主子，而這主子管治著那些他所不愛的活物嗎？比那個更糟的是，這些同夥們要一起工作到永永遠遠，而他們甚至一點也不愛彼此。 

我開始思考我們這稱為第一層天的自然界，若沒有愛會是什麼樣子。如果神未曾引進祂的愛到這世界，那麼我們將會活在一個沒有愛的氣氛中，就像第二層天一樣。藉由神給與我們祂的愛，我們才能夠回報那個愛，然後去愛彼此。你可以想像在你自己的家中或你的公司中，若完全缺乏愛，

會像什麼樣子？
當我注意到那在邪靈之間沒有愛的事實，我甚至更想知道有關他們的動機和熱忱，是什麼使他們那麼辛苦工作呢？是什麼使他們快速地實行命令？他們並不愛彼此，可是他們還這麼迅速且那麼熱心地完成這些命令，在地上任何的軍隊組織若擁有這樣忠心又順從的雇員，大概會感到驕傲吧。我想知道他們的動機是否與那個等著他們的審判和判決有關係，似乎是自從多年前他們第一次在第三層天的反叛以來，他們到了一個地步，在他們的存在中已不能再謀反了。不管是什麼動機驅使他們的，當他們輪翻表達他們的暴怒在人類上面時，看來那動機是勝過在他們裡面真正的本質，或許只因他們整個存在的唯一樂趣是給人類製造痛苦。儘管我被許可在他們中間行走並於他們工作時觀看他們，許多事物並未被完整地向我解釋，或使我弄清楚。某些我目睹全貌的事物，並不被准許保留在我的記憶中。我知道那邪靈的高層憎惡我的存在，且若非我在聖靈的保護之下，他們已經抗拒我了。其中一名爭戰的邪靈筆直向我走來，並怒視我的臉，但我不退縮，因為我並不害怕。我知道，他將不得不戰鬥的對象不是我，而卻是祂，那位帶我來的聖靈。那在中階的邪靈似乎全然不理會我，竟自過著他們的生活，就好像我並不在那兒。那些低下階層的，好像表現得有點畏懼我，或是說畏懼那護衛我的天使，不過，那高階的邪靈可沒有懼怕我或是天使。

我的護送者告知我，他要給我看一個邪靈附身一個人的實際過程。在這旅行的這個點，通過那面分隔開第二層天和自然界之空間次元的牆，我被護送回去。當我們進入回到這個世界，我們是在那家我身體所在的同一醫院，不過是在不同房間。那房間看來像是一個雇員的休息室，我看到一些桌子、椅子、裝了食物的盤子、和一個年輕男子與一個年輕女子面對著彼此，在房間裡有說有笑。很顯然地，他們不能看見我也不能看見天使，然而我是那麼地靠近他們，我幾乎可以伸出手摸他們。我可以聽見而且明白他們所說的每一句話，他們以為他們是單獨的，當他們說說笑笑時，他們沒有察覺到那恐怖的傢伙就站在他們中間。那個邪靈之形狀和樣式的外貌是那麼地令人毛骨悚然，以致於我馬上就認出他是從那墮落扭曲的底層群體來的。眾天使、眾邪靈、跟我的靈在那個房間裡，都知道一切正在那發生的事。那些身在肉體裡的，只有注意到他們自己，因為他們不能看見或聽見我們。即使我們是回到了這個自然界，由於我們是在靈的狀態，我們仍然用我們的思想交通。

我並不是真的很注意那兩個人正在說的話，我的整個注意力都集中在那邪靈的上面。他是一個樣子很恐怖的傢伙，使我想到一隻過度脹大的、塞飽的、分泌黏液的綠色青蛙，他的外形和比例全都走樣。他向上移動，緩慢進入那男子的臉，突然間，像煙一吹，就好像他通過了他的皮膚毛孔，他似乎消失不見到那男子的臉裡了。當那邪靈已經進到那男子裡，天使們說：「現在事情成了。」

那天使然後繼續告訴我，這個男子被附是怎麼回事。他述說，「那邪靈使他自己看來令人想要又有吸引力。」那天使接著向我指出，人類對他擁有的一切有主權意志，邪靈不能越過人的主權意志而出現。他同時向我指出，天使也不能越過人的主權意志而出現。神，祂自己，將不會違反那個意志。我們被造是按著神的形象，因此，我們被給與像神一樣的主權意志，去選擇我們命運的權利。我不被准許保留全部與這些字裡行間一起所體認到的。

我依稀記得有另一個過程，藉由某種被給予的情況下，邪靈可以附身或被允許進入小孩。看起來好像那些來自那個神秘群體的邪靈，就是那些被允許做這事的。從我所記得有關這方面的事物，只有在最不尋常的情況下，這事才能發生。根據天使所告訴我的，整個邪靈在人類當中活動的案例，有大於90%是受限在那些超過或已可負責之年紀的人們內。在天使給我這串談話的期間，他指出，所有神的孩子都被賦與大過一切邪靈的能力，並能夠把他們趕逐出去，然而，這樣的能力是奠定在那基督徒的信心上。唯有當那基督徒毫不懷疑地知道他正在做什麼，方能行得通。有某些基督徒已領受了在這方面的特別恩賜，他們是已經明確地被聖靈呼召到一種釋放工場的那些基督徒。並且幾乎在每一個案例，那些被呼召到釋放事工的基督徒，也同時領受了洞悉的恩賜。當某個基督徒在命令邪靈時，最重要的是要了解，他正在處理的是一個什麼樣的邪靈。在那些罕見之孩童被附的案例中〔不再那麼罕見了，鄉親們…，一些今日被附的孩童是因為向仇敵敞開門〕，每一個案例都要花費特別的努力和屬天的洞察力去釋放他們，那樣的案例被記載在聖經中的馬太福音17：14-21。所有的基督徒都潛在地具有那能力可以命令邪靈。
我的護送天使告訴我，他們要我去看邪靈在外面世界的活動。然後直接通過那面磚牆，我被護送到醫院外面之城市的街上。當我觀看在那自然界中人們一切的活動，我大為驚奇。他們竟自辦著日常的事務，他們是完全地沒有察覺到，他們正被那來自靈界的活物悄悄跟蹤著。眾邪靈以一切的外形和樣式任意在人類之中行動，當我觀看並感到恐怖於我所見的，我是全然地被驚呆了。

當我認識到邪靈不能夠在一個人的生活中違反他們的意志而運作時，我也認識到天使同樣不可以這麼做。每一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有一位守護天使，而且在那基督徒的生命完結之前，保守他可需要一整隊的天使。我認識到那些守護天使為我們而戰鬥，但他們卻不能夠在我們的意志範圍
內作戰，他們所做的爭戰有點像是在防護我們的「瞎」側。他們與邪靈相對抗，是當邪靈在我們的意志範圍之外出現不利於我們時。當邪靈通過我們自己的意志出現不利於我們時，他們不能夠對抗邪靈。請記住，我們被造是按著神的形象，像神一樣，我們具有一種主權意志。
我認識到，如果邪靈有必要的話，他們將會與天使爭戰，但他們寧可不那麼做。他們發現通過那天使無法介入於我們自己的意志，來敗壞我們，而不是越過我們的意志卻必須與天使正面交鋒，是要更容易和安全。因為如此，邪靈已經在欺騙的領域裡發展出卓越的技巧，他們藉由欺騙和詭詐周旋於我們的生活中，並且使我們對他們的活動保持在完全沒察覺的狀態。

並非所有的邪靈都在第二層天的這事實，使我注意到，有一些很令人畏懼的邪靈，他們是被關鎖在地獄裡的，然而，撒但和他的邪靈軍團並不是在地獄裡，現今，他們也絕不想要待在那裡。我不被准許深入研究地獄，也不被准許去看那被關鎖的邪靈，我卻知道那些會被關鎖的邪靈是越過他們的權限了。

神以祂的智慧，容許撒但和他的邪靈，他們可以運作在某種的界限和範圍內。那些主所建立的限制，他們不可以越過，然而，那些被關鎖在地獄裡的邪靈就是犯了這個。因為他們超出了那主所建立的限制規定，所以他們現在被關鎖在地獄裡。

聖經在多處指出這個事實，特別是在猶大書中。任何時候撒但要越過那些界限，他必須從神那裡得著准許。以約伯的例子來說，他就被賜與許可。然而以彼得的例子來說，他就不被答應許可。唯有在獲得這個特殊許可後，邪靈才被允准運作在那低於可負責之年齡的孩童。 〔我想補充說，一扇「合法的」門藉由某項罪或眾罪被開啟了，那首先就給了邪靈一份權利…〕雖然我明白到，在某種情況下許可是被答應的，但是要提交什麼樣的情況類別給神以獲准許可，我卻並不清楚。

無論如何，許可運作在那低於可負責之年齡的孩童，是罕有被答應的。〔看看四周圍，因為他獲得許可，事情已經改變了，鄉親們，撒但的眾門戶已經被打開了…更多是通過父母。〕大多數時候，撒但這個特別的許可是被拒絕的，但在這些末後的日子，我們可以預期一場實質上增加之邪靈的活動。不但只在成年人，連孩童也一樣。這種在邪靈活動方面的增加，就是主在馬可福音13：22警告過我們的。當祂講說那些假先知將要在末後的日子顯神蹟奇事，難以明白為何主會允許邪靈
經由孩童運作…。
那些被關鎖的邪靈，他們的行動並未獲得許可，那樣是違反由我們的主所建立的限制規定，他們不合法的行為是記載於創世記6：2-5。因為他們並未獲得許可，他們立時受到了懲罰。為魔鬼和他的邪靈所排定的具體懲處是在末日，並且記載於啟示錄20：1-3。如你所熟知的，火湖是被造來給魔鬼和他的邪靈作為他們永遠的結局。

在這個世代，我們必須提防撒但之欺騙和試探的火箭，那些是在主的寬容旨意裡被允許的。有一段時限是被主所設立，在那時限內邪靈可以運作，但是那期限還尚未滿。身為基督徒，我們能夠使他們被「捆綁」在耶穌的權柄之下，然而，這個不是永久的。我們無法將他們扔進地獄裡，因為唯有神能夠做這個，這就是為什麼正確地教導那剛被釋放者要持守於主的旨意裡是非常重要的，以免他們又再變得受折磨。一個基督徒可以將邪靈從一個失喪者趕逐出去，不過除非那個人得救了且住在主的旨意裡，將會有邪靈返回的可能性〔請查看馬太福音12：43-45〕。 
邪靈是真實的、獨特的靈體，並且他們就是在今日世界裡操控一切邪惡的傢伙。當我在靈界裡旅行經過城市的街道，並恐怖地觀看那些邪靈幹著他們敗壞人們的差事時，這事被顯明給我。
雖然人類是靈的活物，但是我們被限制在肉體內。今日激烈進行之巨大的屬靈爭戰，是在那「人的心靈」，和那正在爭奪為要控制和操縱我們這地上的、物質的身體，由撒但指揮之邪惡的「超自然力量」的中間。我們的靈憑信心和用我們的主權意志來作戰；但邪靈與他的〔墮落〕天使卻藉由欺騙、狡猾、和試探來作戰。你一定不能弄錯這場爭戰或是所需要的武器，因為聖經在這兩方面是清楚且有力的。我真的看見那些邪靈為了控制人的身體而爭奪。

或許在你看來，人類是大大地被那些靈物給制伏了，因為那些靈物能夠看見並聽見一切我們所想、所說、和所行的；然而我們卻完全無法感知任何他們的行動。要跟一個你所看不見、聽不見、且感覺不到的敵人作戰是非常困難的，但是只要你信靠主，你沒有什麼好怕的。有時候，甚至連那最強壯的基督徒也會懷疑他們的存在和行動，如此就使敵人感到容易些了。無論如何，人並非被丟下無法自衛的。按照神的形象被造，人，如同神，具有一種主權的意志，而且沒有那人他自己的許可，沒有靈可以違反那個意志。因為如此，這些邪靈已經發展出拿手的欺騙技巧。他們操作上的基本原則，就是儘可能使某種邪惡事物越令人想要、越漂亮、越不具威脅性越好，以便那正被引誘的人將降低他的防備，而接受任何那個正被利用來導致犯罪的事物。一旦有人被欺騙了，要繼續那欺騙就變得較容易，就附身的情形來說，邪靈要繼續他的控制也變得容易多了。

另一項人類所具有之強大的防衛是守護天使。守護天使並不是分派給全部的人類，而是只有給那些「得救和屬於神的」子民。請記得，就像邪靈一樣，守護天使不能違反任何人的意志，那就是為何大部份天使的行動，是在那人的主權意志範圍之外，有節制的保護他。人最強大的武器，無論如何，是神的話。保羅描述，在我們的屬靈爭戰中被使用的武器，他堅決認為是神的話〔以弗所6：11-18〕。雖然被這些活物在數量上龐大地超過〔上萬比一個〕，人為戰役是被充分地裝備的。因為一種主權意志、眾守護天使、以及神的話，人具有更優越的防禦，而且他的魂在戰役中是比邪靈更加強有力。

因此，我對各位說 — 如果你對你的委身於打這場戰役而且獲勝是認真的，別懼怕！你的元帥、導師、醫治者、和支持者 — 聖靈 — 將永不離開你也不丟棄你。

第九章：回家路上
當天使們認定我已經見識夠了邪靈在這個自然界的工作，只藉由通過那面區分空間次元的牆，我被帶回進入到第二層天。一旦回返到第二層天內部，我的護送者引導我往第三層天的方向，而我終於感到高興。畢竟，這是我過去一直以來想去的地方。甚至到了這個階段，我主要關心的仍然是我肉體的生命。

突然間，我來到了一個極漂亮的地方。我知道，我已經報告過第二層天是怎樣地恐怖，所以你可以想像在這裡發現任何漂亮的事物，是怎樣地令人驚奇。神不容許我保留為何這地方是那麼美的記憶，但我的確記得，那是我所曾看過的最美麗的地方。這地方看起來像是一座隧道、一條行道、一彎溪流、或有些像公路，四周皆有極光輝的明光照耀，並且被一種無形的防護罩完全地圍繞著。我知道那個看不見的防護罩就是聖靈的保護。

走在這座隧道裡，或是沿著這行道，或溪流、或無論是什麼的，是那看來像是人類的。我問我的護送者，他們是誰，他告訴我，「他們是歸家的眾聖徒。」這些是那已去逝之基督徒的靈，他們在人間死了，而他們正往回家路上。這些聖徒的每一名，至少被一位守護天使陪同，而某些則有一整隊的天使和他們同在。我想知道為何某些聖徒是只由一位天使陪同，而其他的卻有許多個，當聖徒們行經那一切聖徒歸家所必經的道路時，我正觀看，瞧，這走廊是從人間通到第三層天，我發現，唯有「經授權的」靈被允許在隧道裡，沒有邪靈被許可在那裡。

當我的護送者結束向我解釋有關聖徒歸家之旅，我動身要入那隧道，那天使阻止我並對我說，我們必須沿著那隧道旁邊旅行，而非在它裡面。於是我與之平行地旅行，但卻是在外面，隧道裡是聖徒所在之處。當我們在此沿著那隧道旁邊旅行時，我們並不是以「思想的速度」移動，反而，我們像飄浮在雲上一樣地旅行。換句話說，那兒沒有雲，但是我們旅行的方式感覺好像我們是正在雲上飄浮。
我一直都可以看見那些聖徒們在那隧道裡沿路前進，他們是人類的樣式和形狀，然而我卻看不出任何種族、年齡、或性別。他們全都穿著類似像兩塊布組成的衣服，有短上衣或襯衫和寬鬆長褲。衣服的顏色是柔和的淡彩色，其中一塊衣服的布用淺藍色，它的色彩濃度比其它塊布更淡，那藍色是那麼地淺淡以致於幾乎是白色了。我曉得這些我正在觀看的聖徒們，尚未領受他們榮耀的身體，因為那個必須要直等到第一次的復活時。
起先我為不能被准許在隧道裡和聖徒們一同旅行而感到失望，但是當我被告知，我們將要去他們正前往的同個地方，那失望被減輕了。畢竟，我知道，如果我的肉體生命將要被延長的話，我將必須出現在神的面前。甚至現在，我的肉體生命於我仍然是最重要的事。

當我們沿途旅行，我注意到那四圍環繞我的邪靈正開始被丟在後頭，眾城門映入眼簾，而且越近那些城門，邪靈就落在越遠的後面。當我們到達城門前面，雖然第三層天的眾城門是朝向第二層天敞開的，卻沒有看見邪靈，沒有邪靈能夠近前來。天使不允許我進入，而要我駐足於眾城門前面，稍微到一邊去。他指示我留在那兒並且觀看那聖徒們被許可進到天堂的時候。當那些聖徒們被許可進入天堂時，我注意到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他們一次只准進去一名，不准兩名同時進入那些城門。我想知道關於這事，但我卻從未被解釋。自從我返回後我時常研究關於這個，而現在我想我曉得為什麼了。我相信這是一種稱讚或是一種對個人的迎接致意，畢竟，那個個人用他自己的主權意志做了那選擇。請記得，它曾被明確地向我指出，我們，如同永生神的形像，具有一種主權意志，經由這主權意志我們有那選擇我們自己命運的權利。

當聖徒們被准許進入時，我在那裡納悶，為何我不被允許去做我來所要做的呢。我是那麼等不及地要在神面前得著我的請求，以致於我錯過了整個我所觀看到的重點，這個重點是那樣地重要，所以聖靈祂自已告訴我。我觀看到有50名聖徒進入天堂，而我錯失的重點是所牽涉的時間範圍。那事被向我解明，那50名聖徒於人間去世的同時，有其他1,950人也一樣死了；或說是從2000個裡面只有50名成功進到天堂，而那其他的1,950位並不在那裡。他們是在哪裡呢？那是只有2 ½個百分比進到天堂！若那樣的話，今日這個世界上的人口有97又½個百分比的人，是沒有準備好去迎見神的。我的朋友，令人感到悲哀的部分是，那正好是老底嘉教會時代在我們今日生活裡的典型代表，當絕大多數上教堂的人是只有「教授的口」而不是「擁有者的心」時，我們現今是在這個老底嘉教會時代。
在開始時我陳述過，我將不會嘗試去使任何人相信任何我所說的。無論如何，我想要提出耶穌在馬太福音第13章所說的撒種的比喻作為證據。如果你仔細地讀這一章，你將注意到，在四個聽見福音佈道的人裡面有三個人會拒絕，無論你怎麼看那就是75%。我正在講的每四個當中的三個，是那些被勞煩去聽福音的人，拒絕福音！關於這事令人感到悲哀的部分是，那壓倒性的絕大多數拒絕福音的人，卻不知道他們已經拒絕了福音！他們對撒但的謊言已經買了帳，而且已經被欺騙了。他們已經被引導去相信某樣不是真理的事物，並且他們被撒但愚弄成為否決那福音！將那75%拒絕福音的人，與那些在這世界上不以聽從那真理自居的人放在一起，而你得出那當今人口97又½ 壓倒性的百分比。

當我沉思苦想這個事實時，我現在明白主對老底嘉類型之教會的厭惡，我也清楚地明白，在馬太福音7：22-23描述多少人將會站在那寶座前於審判時懇求說：「主啊，主啊，我們不是奉你的名說預言，奉你的名趕鬼，奉你的名做了許多極美好的工作嗎？」只會使主對他們聲明：「我從來不認識你們，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去吧！」

第十章：猛然覺醒
我的護送者吩咐我站在眾城門的一旁並提出我的案件，他向我保證，神將會聽見並回答我的請求。當我站在眾城門旁，那歡樂、愉快、和滿足的感覺從天堂散發出來，我可以感受到它所產生的溫暖，而當我站在那裡為我的案件懇求時，我可以感受到那令人敬畏之神的能力。沒有活物能夠可能出現在祂的面前，當我甚至被一扇城門隔阻時，在外面還感受著這種可畏的力量、權能、和威嚴。起先我有一種懼怕的感覺，有幾分當我打擾了別人時總是會產生的內疚感，在我的想像中，由於使祂離開了重要的事情，一個忙碌的神對我感到惱怒。然後，正當這種感覺突然地臨到時，它消失了。我接著在我的信念中尋得力量或膽量，因為我已經信實地服侍了神多年，對我來說，我相信我的這個請求將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

我大膽地來到寶座前，並開始使神記得我已經怎樣地為祂活出愛心、敬拜、和犧牲的生命。我告訴祂我所已經完成的一切工作來提醒祂，我此刻是在麻煩之中，而唯有祂可以幫忙准許我肉體生命的一段延長。當我講話的時候，神是全然地靜默著，當我結束我的請求，祂回答我時，我聽見神那真實、可聽見的聲音。

我所聽見的聲音不像那撒但之前在山谷裡曾經利用來哄騙我的甜美聲音。你可以把全部的暴風雨、火山、龍捲風、和颶風的響聲放在一起，而他們決不能模仿我所聽見的。祂嗓音的響聲絕不似我先前曾談到的甜美聲音，甚至在那話語擊中我之前，祂嗓音的響聲從眾城門之上臨到我。當神繼續告訴我，實際上我所過的是怎樣子的生命，祂發怒的語氣擊打我的臉。祂告訴我實際上祂

所認為的我，和甚至其他那些與我所行一樣的人，是怎樣子的。祂指出我的信仰是死的，因此我的工作是不可接受的，而且我所努力的是徒勞。祂告訴我那是一種令人可憎的事，因為我過那樣的一種生活，然後還膽敢稱它為一種敬拜的生命。此外，祂向那些如此行的說，他們是處於經歷祂的永遠之憤怒的危險之中。當神對付我時，祂向我顯出祂的盛怒，請注意，這不是祂的永遠之憤怒，祂說過，有些人將經歷祂的永遠之烈怒。

我不能相信祂這樣地對我說話！我已經服侍祂好多年！我認為我度過一生討祂喜悅的生活！當祂數點我的錯處，我確定祂是把我跟別人弄混淆了。我連剩下一點移動的力氣都沒有，更不用提抗議，然而我自己的內心感到驚恐，祂決不是在說我！所有的這些年頭，我認為我是為了神做那些工作的！現在祂卻告訴我，我所做的那些事，不過是為我自己做的。即使當我講道和見證有關耶穌基督的救恩，我只不過是為我自己而已，好叫我的良心能夠得安慰。在本質上，我首先的愛和第一的工作是為我自己，在我的需要和想要被應付與滿足後，為了撫慰我的良心，我會開始去做主的工作，這個就使我的優先順序出了問題且不能被接受，事實上，我已經變成我自己的假神了。
在祂的教導中祂明白的說，祂是一位忌妒的神，而且在祂面前將不能有別的神。神告訴我，在法利賽人時期祂不會接受這樣的敬拜，在現今這種老底嘉教會時代祂當然也將不會認可。祂以言詞和行動所能表達的坦白跟我說，為要使我們的工作是可以接受的，我們必須根據祂在馬太福音6：33的命令來工作，該處經文有力地聲明，「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當神告訴我有關我的真實動機時，馬太福音16：24-25以及路加福音14：26-33的經文向我變得好清晰。在馬太福音16章陳述，「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得著生命。』」在路加福音14章26節開始的經文敘述，「人到我這裏來，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凡不背著自己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門徒。你們哪一個要蓋一座樓，不先坐下算計花費，能蓋成不能呢？」在這同一章的33節，耶穌做了以下的聲明，該聲明是先前兩部分之經文的基石：「這樣，你們無論什麼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門徒。」
唯有如今當我是在這裡祂的面前受責罰時，關於那兩部分經文的真義才向我變得清晰明瞭。當神告訴我關於我真實的動機，我才第一次能明顯地看見為何我的工作是死的。因為神正對我展現祂的盛怒，我既不能站立也無法說話，當我完全像一塊濕破布一樣地橫臥在那裡於極度痛苦中扭動時，我裏面沒有餘力。實在，那對我是僥倖的，因為這個不是神的永遠之烈怒，只是一時的憤怒。無論如何，在此刻，我並不知道這個只是暫時的。
這事需要被說明，在神懲罰我期間的任何時候祂都沒有說我是未得救的，祂也不曾說我的名字沒有在羔羊的生命冊裏，祂根本從來不曾向我提及拯救，卻唯獨講到有關透過我的生命所產生的工作。祂告訴我，我所過的生命型式對一個真實的基督徒來說是不可接受的。當祂向我講到我的無生命之工作時，祂指出有某些人是未得救的，可是卻以為他們是得救的，這些人將要經歷祂永遠的烈怒。祂同時坦白跟我說，當審判的日子，祂的孩子們有其他一些，將要發現他們自己在我現在的景況裡。這事啟示我哥林多前書3：15的真義，該經文聲明，「人的工程若被燒了，他就要受虧損，自己卻要得救；雖然得救，乃像從火裏經過的一樣。」

一開始我動身要進入第三層天時，那天使阻止我，在那時候他並未告訴我說不能進去，他只有說如果我進去的話，我就不能再出來了，而我將不得不留在那裡，直等到神把我與祂一同帶回來。請注意我做了那選擇不要進入天堂，反而要我的肉體生命被恢復，在那特殊的時間點，我並未察覺我已經做了那樣的選擇，我以為我過去一直活在主的旨意裏，而且我也沒有想到未完成之工作的方面。我的選擇完全是根基在自私的動機上。

當神的盛怒為了此生所謂的服侍而在我之上，沒有言語能形容我所忍受的那種痛苦，極度的痛苦是超過了想像的範圍，那我所感受到的痛悔自責產生出一種非常沉重的負擔，類似於一種物質的重量壓住我，或是一塊巨大的石頭壓碎我。由於我的心思瘋狂地競速努力去領會理解，那當回想起每一個真實事件時主所告訴我的事物，我變得越來越虛弱。神對於過犯不留餘地，而且那包括

在我們心思意念裏的任何事物。

這突如其來的事在它的巨大上是那樣地勢不可擋，以致我失去知覺，我的力量立時離我而去，正好像我是被閃電的霹靂擊中一般。即使神願停息且容許我表達異議，我大概已經沒有能力說話。我完全一點發出任何聲音或投射我的意見的力氣也沒有，在我的心思裏，雖然我正不停地否認在我生命中的錯誤，但我卻承認那我曾犯下眾罪的事實，我的良心是睡著的但我的理智並不是。

慢慢地，那全部開始被我理解。記得聖經如何告訴我們不可有別的神在我們面前嗎？我曾以為至高神是我生命唯一的神，但我卻不是履行那經文的部分，其告訴我們，如果我們容讓任何事物在主和我們的中間，（無論是任何什麼可能的事物）它就變成我們的神。我領悟到我生活的每一天都只被專注於我自己！我的整個生命是全神貫注於我的需要第一，然後我才關心主想要的是什麼。幫助教會、窮人、或任何其他事情的金錢是次要的，因為我是我自己的神。自然地，魔鬼感到滿意於容許我保持在那樣的狀態裏，因為只要我是在那樣的狀態裏，我對於主和祂的國度是無用的。
我容許這種事發生因為我是真的冷漠於主的事情。要改變是太令人不舒服的，而我相信我能夠以我所是的繼續存在，沒必要真正地做任何事（像是跟隨主的命令，否決我自己和每日揹起我的十字架來跟從祂。）為了這個原因，我的生命是浪費了，而且在主的眼底等於完全的一文不值。

我希望你明白我正在說的那事是什麼，因為那事是這篇文章的整個重點。事實是我們必須證明我們是真實的基督徒，藉由首先檢視我們自己在我們生活中每一個行為背後的動機，然後悔改並再次委身我們自己於每日跟隨主。當我決定去優先服侍祂，這個決定必須是跟隨著行動，不然那將像我們首先不曾決定去優先服侍祂一樣地沒有用。

第十一章：我真正的父親

當神對我責罰完了，像人關掉水龍頭一樣，那面談突然地結束了。我不被允許繼續逗留或甚至仔細思考神說的話，好似我是那在我自己裏面沒有力氣的濕破布，天使們立即把我帶離。徹底地被擊潰了，我甚至不能集中思想。

經由第二層天，通過那面空間次元的牆，天使們把我帶回到我身體躺臥的病房，一直到我抵達我的身體躺臥的病床之上時，我才恢復我的鎮靜。當我恢復了我的鎮靜，我激烈地抗議：「不！不！」

我告訴天使們：「神並沒回答我！祂並未對我的請求說是或否！拜託，哦，拜託，帶我回去！」我跟天使們懇求。
神是有秩序的神，祂從不隨便做任何事。既然所有的這整個經歷是神所計劃的，天使們就依從我的請求將我帶回去。神溫柔體貼地對待我，憑藉祂偉大的愛，為要使我眼睛的鱗片脫除，祂知道什麼對我是必需的。 

在神向我顯露祂的盛怒的時候，我認為這憤怒是令人害怕和痛苦的，我後來發現那痛苦比起那失喪者領受祂的永遠之烈怒時所將要經歷的是不算什麼。

在回去第三層天的途中時候，我極度興奮地試著去想出一個合邏輯的理由或合法的根據，藉此為我的案件辯護。神已經告訴過我，我的生命是一場失敗，因此，我不能夠提出我過去的生活作為我意圖去服侍祂的證明，不知怎麼的，希西家的想法在我的腦海。當神派人傳信息給他，要他留遺命與他的家，他就哭泣並禱告，而神就垂聽，神延長他的生命十五年。我從我關於他的研究想起來，希西家是那種與我相似類型之「虔誠的強健老人」，我記得他怎樣地在他的內心具有好的意圖，但他又怎樣地在詮釋他的那些意圖於日常生活時有了麻煩。因為這個看來也是在我生命中我同樣有的麻煩，我斷定神依據希西家心中的意圖對待他。因為這個假定，我推斷出這個理由將會是我懇求的根據。

我一抵達回到第三層天前面，立即被帶去那處我之前祈求我的案件時的同個地方，這次一點也不那麼大膽了，我記得先前神的憤怒如何地擊倒我在地，儘管如此，我求問過神的恩惠，而神尚未回答我，不管祂的答案會是什麼，我再次膽怯地開始懇求我的案件。

這次神沒有擊倒我，但讓我講話。神沒有在憤怒中與我談話，但開始以憐憫的語氣回答我。在那談話全部結束之前，神在悲傷中說話。

藉由引用經文來向神展開我的懇求，我開始對他講述關於希西家的一切。我跟神說，我理解希西家是那種「虔誠的強健老人」類型，他內心的意圖是潔淨的，但他似乎是無法詮釋他的那些意圖於日常生活中。瞧我，一個無足輕重的人，而且在所有祂的天地萬物中是最微小的，正與這位偉大又令人敬畏之創造一切的神交換談話。

我說：「父親，如果你將同意這個請求，我向你承諾，我下一次會做得更好。」
主如此地回答我：「賀沃．彼特曼，你之前已經承諾過了。」神不須再說話。你看，所有在我過去整個生命中我曾向聖潔的神所做過的承諾，它們沒有一個保持無損的。不曉得怎的，以某種方式，我把它們全都弄砸了。再無話可說，我詞已窮，無地自容，我雙膝跪倒在祂的面前，對於我自己的判刑，所有我能說的只是「阿們」。我知道，在那時刻如果神要把我放逐到地獄的坑中，對於我自己的判決，那大概是只能說「阿們」了。
於那時刻，神沒有要求公義，但卻向我顯出憐憫。那鱗片從我的眼睛脫除，我的靈魂突然被充滿亮光，那強有力、令人敬畏、全然烈焰的神現在不是明顯的，在那寶座上與我打交道的是我真正的父親。神不再是一位有距離的神，而是一位真正、純粹的父親。祂是我真實的父親和我最好的朋友的這個領悟，在我生命中第一次臨到我。我曾與我的身生父親一起享有的那美好的關係，以及我們彼此共同分享的那美妙的愛，突然地被帶進我心，卻是放大了一千倍，因為我此刻是與我真正的父親在一起，那位愛我那樣多的神，以致於祂丟下祂所有的萬事物來處理我，這個浪子。

在我生命中的第一次，於我心靈的眼睛，我看見神的真正所是。我第一次遇見神以神真實所是的，我真正的父親，我至好的朋友。當神是誰的那領悟淹沒我的靈魂，巨大又痛苦的憂傷同時降臨。當我認識到經由不順服，我傷了我的父親，憂傷來臨。這種領牾和憂傷產生了真實的痛苦，那種真實的痛苦不只是一種罪惡感，卻是類似於那種當一個人承受身體的傷害時，在肉體上會經驗到的真實的痛楚。在這時候，神開始用憂傷對付我，而祂的語調不再表同情，反而，那是純粹憂傷的聲音。我突然了解到，神也是感到傷痛，神感到傷痛因為我正在傷痛。以一位真實和公義的神如神所是的，神必須允許我遭受那痛楚，且神不能夠將那痛楚從我舉起。雖然神不得不容許我承受那苦楚，神卻不容許我獨自忍受。至高神，至尊榮，萬物的主宰，全所有的父不願讓我獨自受苦。

到這時候，我突然領悟到，我的肉體生命畢竟不是那麼重要，現在我真正感到關心的是，我父親想要的是什麼。突然間，祂的心願變成我生命的第一件事，而我的肉體生命不再是重要的。就是這時候，神還給我肉體的生命。唯有當我到達一個地步，我的生命對我來說不具任何意義，神才把它歸還給我。現在那個浪子已經歸家，父親終於可以談談了，神可以告訴我，我旅行到天堂是全為了關於神有一個信息，神要我去告訴地上的人們。

第十二章：警醒！

我現在為你一點一點的重覆，這整整五點，神給我去向這今日世界傳遞的信息。
第一點：給那些稱他們自己是基督徒的，我們生活在這樣的世代，這是老底嘉教會時代。絕大部分所謂的基督徒，事實上，是過著一種受欺騙的生活，他們談論耶穌且上教堂，但卻沒有活出那生命。他們宣稱是基督徒，可是卻活得像那魔鬼。他們從撒但那兒買了這滔天大謊，這傢伙告訴他們，他們是沒問題的。他告訴他們，星期天上教堂並在週間參加服侍，那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就其餘的時間而言，他們將盡他們生命一切的可能去掙取。就他們的基督徒生命而言，他們相信他們是舒適且無所需的，因此，如果算是基督徒的話，他們只是不冷不熱的基督徒。
第二點：撒但是個人的魔鬼。

第三點：對全世界來說，這是挪亞的第二天。如那時候在挪亞的日子，所以那人子將要來的日子也將如是。人們不關心挪亞所說的，也不相信任何事情將會改變。人類能夠從地平線上看見暴風雲，但卻不相信雨水是逼在眼前的。請注意這密切的相似處，人類可以看見末後日子的一切兆頭，人類卻不相信任何事情將會改變。他不相信我們的主即將來臨，並且他不預備與神相會。
第四點：給那些宣稱是基督徒的，他們應該是基督在地上的大使。一個人不能有任何真實的見證或能力在他的生命中，除非那人在所有的時間，每天24小時，一個禮拜七天，活出他的基督徒信心。要成為一個真實的基督徒，一個人必須活出那生命，而不僅只談論它。光用你的嘴唇而不用你的心榮耀祂，是不可接受的。那些領受了教導、傳講或任何領導者角色之職務的人，有許多責任要交代。

第五點：神現今是在招募一支軍隊的過程中，用這支軍隊，神將再次震動這個舊世界。藉由通過祂的戰士們運作，神將創造重大的奇蹟，那將震動在今日這世界所謂的宗教組織已建立的等級制度。這些神現在正招募的戰士們將要展示神的能力，比那在五旬節時代的門徒所行的還要更偉大的程度。如今這徵招已經熱切地開始了，因為神即將通過祂的軍隊執行那重大的奇蹟，那是在聖經中神承諾過我們，神將要行的。施洗約翰帶來了以利亞的靈到這世界上，而他甚至不知道他具有那以利亞的靈。約翰否認這事，但耶穌承認他是那應當來的以利亞。那靈的目的是要給那即將到來的主修直道路。

--------------------------------------------------------------------------------

「那阿拉法和俄梅戛，宇宙萬物存在的根源，因為一位不過是人間的孩子感到傷痛，祂也同感到傷痛。哦，什麼樣的愛啊！什麼樣的同情心！那是多麼遠地超乎不過是一個世上的人所能明白的任何程度。哦，僅僅一名、微小、無足輕重的凡塵孩子，於那偉大的神卻竟是那樣寶貝。」— 
賀沃．彼特曼(Howard Pittman)
拉娜湖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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